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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摇摇曲

隋仁寿四年，秋七月。

位于扶风郡普闰县的仁寿宫，自开皇十三年营造，十五年初幸，九

年以来，一直是皇帝———隋朝开国之君杨坚最喜爱的一所离宫。自春

徂秋，他几乎每年都在这里消磨漫长的夏季。这所西倚岐山，云气蓊

郁，泾、渭两水的支流漆水、岐水、杜水环绕左右的离宫，宏敞高爽，越是

盛夏，越显出它的好处。但是，今年的七月不同了。

不仅因为天气作怪，出现了从未有过的闷热，更因为皇帝病了！宫

女内侍，每人心头都像压着一块铅，需要时时作一次深呼吸，才感到舒

服些。

皇帝到底老了！六十四岁，又有病，不该还整天把陈贵人和蔡贵人

留在大宝殿里。宫女们都这样窃窃私议着。

那是出于爱惜的不满，但她们不了解皇帝的心情。不甚读书，却还

知道爱民的杨坚，一生艰难创业，重开统一海内、与民休息的盛运，到了

晚年，确也应该享几天清福了。以“仁寿”名宫，又自“开皇”改用“仁

寿”的年号，都表示他自己也希望有一个安乐的余年；然而事与愿违，

谁也想不到会发生一连串的伦常之变。

首先是皇三子秦王俊好色不肖，善妒的王妃崔氏，进瓜下毒，因而

致疾；自并州召还，皇帝又加以痛责，病中的秦王，惊怖而死。

同年———开皇二十年秋天，太子勇废立，改立皇次子晋王广为太

子。第二年改元“仁寿”。仁寿二年，不为父母所喜的皇四子越王秀，

为他的长兄不平，谗毁改立的太子，因而废为庶人，幽禁冷宫，不准与妻

儿相见。不久，与皇帝作过三十六年共患难、同富贵的恩爱夫妻的独孤

皇后，崩于永安宫。接二连三的精神打击以后，却还有最重的当头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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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 摇风尘三侠

棒，这对一位六十二岁的老人来说，是太残酷了些。

于是，南朝金粉的陈嫔和蔡世妇，很快地得了宠，拜为“贵人”。

老来陷溺声色的皇帝，一半是藉此排遣感伤寂寞，一半也出于补偿

的心理。独孤皇后是他的贤内助，却也是罕见的妒妇，太子勇的废位，

出自她的主谋，惟一的原因，就在她不满长子多内宠。皇后在日，后宫

如清规整肃的尼庵。容华绝代的陈嫔———南朝陈后主的胞妹，早为皇

帝所看中了，只是他不敢轻举妄动，怕为陈嫔带来杀身之祸。皇帝领教

过皇后的手段，四年前，皇后乘皇帝听朝之际，杀掉了一个新承雨露的

宫女，为此，皇帝单骑出走，入山二十余里，是杨素他们一班大臣，追来

苦谏才回马还宫的。

两年来，六十开外的皇帝像个少年风流子弟。有时想到皇后的规

谏，以及他自己训诫儿子的话，不免内惭，但只要一见到陈贵人，便什么

人都不在他心上了。

残余的精力，作不愿自制的挥霍；终于，皇帝发现，紧接着桑榆晚景

而来的是生命的暮色。

“宣华！”皇帝在喊，“宣华！”

在悄然沉思的陈贵人有些奇怪，“宣华”是谁呢？她的视线扫过整

个大宝殿，除了廊下煎药的宫女以外，殿里就她跟皇帝俩。于是她掀开

蝉翼纱帐，把一支白皙丰腴的手，温柔地放在皇帝的只剩了皮和骨的额

上，轻轻问道：“陛下！你叫谁？”

“你！”皇帝微侧枯瘦的脸，看着她说，“从现在起，我叫你宣华；我

已经立了遗诏，封你为宣华夫人。”

“夫人”的封号仅次于“后”，那是极大的恩典。但陈贵人并未依礼

谢恩，“遗诏”两字刺痛了她的心；三天前，皇帝召大臣诀别，她就哭过

一场，此时自然更呜咽不止了。

“不，陛下！”她激动地说，“你永不会驾崩的。让我伺候你一辈子；

将来我‘走’在陛下的前面，那时候陛下把‘宣华’赐给我做谥号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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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帝浮现了既安慰又感伤的微笑，他吃力地抬起瘦长的手，让她握

住。“说什么谥号？我现在就封你为‘宣华夫人’。”他毫不含糊地说。

“谢陛下的恩典。”

“别动！”皇帝拉住了宣华夫人的手，不准她起来，“等明天礼部替

你办了册封，你再给我磕头。”停了一下，他忽然又问：“你今年二十

几？”

“二十七。”

二十七与六十四是两个太悬殊的数字，彼此都在心头一惊；才二十

七岁就将永远失去男人的爱抚，这太残酷了！宣华夫人陡然想到龙驭

上宾以后，那深宫寂寞清冷、毫无生气的岁月，惊出一身冷汗。

而自觉已走到生命尽头的皇帝，却激发出强烈的求生意志。“宣

华！”他的声音显得硬朗了，“明天一早召御医来重新会诊，好歹要想办

法让咱们再做几年伴。”

这是个渺茫的希望，但已能改变她的心情。“遵旨！”她欣然回答。

皇帝的手又握紧了些，多骨节的手指，捏得她的手微微发痛；而这

小小的痛楚，反使她有充实的感觉———皇帝还不算太衰弱，她想。

“热！”内心重生兴奋的皇帝，脸上有了罕见的红光，“拿冰水我

喝。”

“不要！陛下。”她用衣袖替他轻柔地拭汗，“有西域进的马乳葡

萄，你尝尝新。”

“也好。”

于是，宫女用玛瑙大冰盘盛来一挂淡碧色的西域葡萄，皇帝自己用

手摘着，吃了十来个，是很舒服的样子。

“睡吧！陛下。”

“你又来了！”皇帝嗔怨她，“难得我兴致好些，不陪我说说话？”

“好，好！”她哄孩子似的答说，“我陪着你。”

“我最不放心的是，你没有儿子。就算我再有几年，这年纪了，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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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 摇风尘三侠

绝不会再留个孩子给你。”皇帝忽然叹了一口气，“唉，儿子也靠不住。

早年，我跟皇后约定，不要异生之子。我五个儿子，都是皇后生的；五个

皇子都是嫡出的一母所生，这是自古以来，帝皇之家所从未有过的事。

你想我得意不得意？我告诉大臣们说：我五个儿子是真弟兄。嘿！”皇

帝自嘲地苦笑，“真弟兄！比异母的弟兄都不如！”

宣华夫人知道皇帝的隐痛，劝慰着说：“太子纯孝⋯⋯”

“宣华！”皇帝突然打断她的话，神色峻严而又放低了声音，“我告

诉你句话，我懊悔改立了阿，这年把我才看出来，他有些假仁假义。”

停了一下，他又郑重警告，“这话你千万放在心里，如果泄漏半点，将来

会有杀身之祸，那时可没有人救得了你！”

这几句话说得宣华夫人背上发冷，不自觉地打了个寒噤！

阿———杨广的小名，当他在藩时，对她十分恭敬，知道她喜爱小

摆饰，特意办了巧匠制作的金驼、金蛇之类，悄悄来送她。于是，在皇后

面前，她也替他说了许多好话；他的进位东宫，她也帮了他很大的忙的。

而这一年来，似乎改变了。他对她的礼遇不如从前，倒还在其次；

那种说不出来的似笑非笑的神态，和那双充满了不测之意的眼睛，却是

想起来就叫人心里发慌。现在从皇帝的告诫中，印证她自己的观感，她

觉得确是应该深深警惕，好好当心。

“陛下，我知道事情轻重。”她谨慎地答说，“你不要想得太多。养

好了病，比什么都强。”

“唉！贵为皇帝，也只有靠自己。”感叹的皇帝，在枕上微微摇头，

闭上了眼睛。

她不敢惊扰他，听他鼻息渐起，轻轻放下纱帐，退到更衣室中。

“宣华夫人、宣华夫人！”在云石砌成的浴池中，她默默地把自己的

新封号念了两遍，心中不知是悲是喜？前朝的长公主成为开国新主的

宠妃，国仇家痛，旧怨新恩，一时都奔赴心头，荣辱难分，但化作无穷的

感慨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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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忽然想起她的父亲———陈宣帝。宣华的宣，是不是皇帝特意选

来表示纪念她父亲的意思？果然如此，倒真是用心可感了！

“阿楚，阿楚！”她召唤她的贴身侍女，来扶她从浴池中起来。

奇怪的是任何反应也没有。“天热，”她宽厚地在想，“大概都到后

殿廊下纳凉去了。”

于是，她自己扶着浴池的石栏出水，略略拭干身上的水渍，披一袭

轻绡的睡袍，回到她那间偷闲小憩、个人专用的私室。

“阿楚！”她稍稍提高了声音，又喊一声。

“什么人也没有。只有我！”一个略带吴音的男声回答。

宣华夫人大惊！那声音太熟悉了，但却一时看不见人影。仓皇回

顾，一双细白如女人样的手，正从帷幕后面伸了出来，五指箕张，作势欲

扑。

“太子！”公主出身的宣华夫人，就在那样的情况之下，也仍然能够

维持她的声音的尊严，“不得无礼！”

好书史、善文辞的太子，似笑非笑地答了句：“礼岂为你我而设？”

“这叫什么话？”宣华夫人沉下脸来叱斥，“你别忘了，我是你庶

母！”

“庶母？哈哈！”太子轻薄地笑着，猛然一伸手，像鹰样迅捷地拉开

了她的未系的衣襟，整个如羊脂玉的胸脯，都呈现在他的那双淫猥的眼

下。

宣华夫人羞愤交加，使尽全力，夺回衣襟，退后两步，想拿起花瓶砸

他的头。可是他比她更快，一蹿，上前来抱住她，由于用力太猛，双双倒

在榻上。

于是，展开了如野兽般的搏斗。宣华夫人在榻上滚来滚去地踢、

打、咬，气喘吁吁地提出警告：“滚，快滚！叫人看见了什么样子？”

“就你我！哪还有别人？所有的人都叫我撵出去了！”

怪不得叫阿楚不应！然而，“还有你父亲。”她提高了声音喊：“陛

缘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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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！”

在音节上，那天生是喊不响的两个字。但太子显然害怕了，两手要

应付她的扭动得异常剧烈的身子，只能用他的嘴去封住她的嘴。可是

刚一触及她的灼热的唇，就让她咬了一口，咬得极重，逼得他不能不敛

一敛手。

就这一个机会，宣华夫人从他身旁逃脱，他一把没有抓住她，却抓

伤了她的脸。但是，她没有时间去想到疼痛，她所想到的只是赶紧离开

那里逃到大宝殿去。那是她惟一可以避难的地方———托庇于皇帝之

下。

凌乱的脚步，惊醒了皇帝。看到她的满脸惊恐，他也慌张了。“出

了什么事？快说？”衰病的皇帝，眼中陡露警戒之色。

宣华夫人一头扑在皇帝怀里，哭道：“太子无礼！”

“太子无礼？”皇帝看到她的破碎的睡袍，颊上的伤痕，突然明白了

是怎么回事。“畜生，畜生！”他上气不接下气地骂着，嘴唇泛成白色，

左颊抽搐着，牵动眼睛，跳个不住。

宣华夫人怕他一口气接不上，就此崩逝，吓得止住了眼泪，抹着他

的胸口，尽力用平静的声音说：“陛下！太子跟我，只是一点点小误会。

没有什么！”

皇帝瞑目如死。好久，睁开眼来说：“找我的儿子来！”

“召太子？”宣华夫人惊疑地问。

“什么太子？畜生！”皇帝喘了口气说，“叫柳述连夜去把地伐接

来。”地伐是废太子勇的小名。

宣华夫人悚然心惊。她知道事态严重了！老病衰迈的皇帝，要亲

手处分逆子；而东宫耳目众多，稍微走漏消息，立刻就有不测的变局出

现。

她凛然于双肩责任的艰巨，在更衣室中，以最大的镇静，独自沉思。

不久，她看到阿楚和宫女们幽灵似的悄悄出现了；那样热的天，一个个

远



面色苍白，似有瑟缩之容。她明知道她们都受了极大的胁迫，余悸犹

在，却装作未见，对镜晚妆，声色不动。

宫中，一切似乎都平静了。暗夜风起，然后雨声萧萧而至。宫女们

以极迅速的动作，关上了大宝殿的门窗。

宣华夫人盘算得差不多了；这一阵风雨，来得更好，她叫阿楚传谕

内侍：“天气突变，皇上受寒不豫；召黄门侍郎元岩带同御医进殿侍

疾。”

门下省黄门侍郎是最亲近皇帝的大臣，侍从左右，掌管宫内庶务；

深夜召唤，不足为奇。而且随扈在仁寿宫的元岩，素性耿直，足以托付

大事。宣华夫人认为这样做法，是最妥当的。

半个更次过去，阿楚来报：元侍郎到了。

她在大宝殿一角接见元岩，摒退御医和宫女，神色肃穆地轻声宣

示：“奉旨：‘叫柳述连夜把地伐接来。’”

元岩神色大变，张口结舌地无以为答。

“元侍郎请坐，”宣华夫人换了一种语气，自己先坐了下来。

这使元岩的心情稍稍得以松弛。“贵人有话请吩咐！”他躬身回

答。

“你看我的脸！”

元岩极谨慎地抬头看了一眼，惊疑地说：“贵人负伤了？”

“是太子所伤。”

“喔，喔。元岩愚昧，请贵人明示！”

“一时无法细说。我奉了密旨，责任重大；只有请元侍郎，秘密传

与柳尚书，依旨遵行。你是陛下的老臣，我不用多说。元侍郎！”宣华

夫人翩然而起，敛衣下拜，“千钧重担，我交给你了！”

元岩仓皇下跪，磕着头说：“元岩尽忠报恩，决不负付托之重。”

于是，元岩起身出殿，命令御医留在大宝殿外，等皇帝醒了，听候召

唤诊脉。这是遮人耳目之计；他吩咐完了，悄然离开大宝殿，摒绝从人，

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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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冒风雨去见柳述。

自梦中被唤醒后的兵部尚书柳述，听得元岩的密语以后，真是又惊

又喜。他是驸马，皇帝最宠爱的女婿；在郎舅之间，他亲近“大哥”———

他做过废太子勇的亲卫，对于“二哥”———太子广，另有一种不便明言

的嫌隙；他的妻子，美而贤的兰陵公主，是帝后最宠爱的小女儿，杨广曾

想将她下嫁给他的妻舅萧，皇帝已经答应了，却又不许，而以柳述尚

公主。因此杨广深恶这位妹夫———柳述一直为此不安，现在好了！因

为，“大哥”将重为太子。

在政治上，柳述跟尚书左仆射杨素几乎是不两立的政敌。他自恃

才气以及皇帝的宠婿的资格，一向藐视位高权高的杨素，而杨素是太子

广的心腹。

然而他终于敌不过杨素。当召废太子勇的敕书，由快马递送京城

时，杨素已得到密报，深夜叩谒东宫。

“太子！”他手指着宫外驰道说，“密使已赴京城。”

“去干什么？”太子问。

“召幽禁已久的庶人———太子，你的长兄。”

一向深沉、喜怒不形于颜色的太子，倏然动容。“圣躬不豫，何以

有此乱命？”太子的声音，失去了惯有的从容，“莫非有人矫诏？”

杨素摇头不以为然：“没有人敢，决不敢。”

“那么，是陛下有———？”

“自然有易储之意。”

太子的脸色慢慢变得阴沉狞恶了，但杨素却格外谦恭。

“仆射！何以教我？”太子离座问说。

“当断不断，反受其害。”杨素轻声回答。

太子突现不测的微笑，似乎有深获我心的意思；他负手走了几步，

站住脚说：“仆射，请先回去安置，听我的消息。”

“是！”杨素退了出来，他脚步蹒跚，耳目却极灵；听得太子召张衡

愿



的命令，知道太子另有打算。

张衡是太子的第一号亲信。当太子在藩时，由河北行在拜并州总

管，转牧扬州，张衡一直跟随左右。夺宗的密谋实现，张衡拜为东宫官

属的右庶子，但仍领门下省给事黄门侍郎；这个兼职，使得他具有与元

岩同样的权力，能够出入宫禁，能够指挥天子侧近的警卫部队；此外，精

壮的东宫士卒，实际上也由他在统驭指挥。

因此，张衡三更奉召谒见太子，四更就已部署完成，可以开始行动

了！

宫女们都被悄悄唤醒，在雪亮刀锋指迫之下，一个个噤若寒蝉地被

驱入远离寝宫的空屋中。整个大宝殿被包围了，东宫士卒扮成宫女；但

翠绿丝绦上挂的不是香囊粉袋，而是锋利的白刃———寝宫之内，严禁警

卫士卒进入，所以故意易服，作为掩护。

宣华夫人所担忧的“不测的变局”果然出现了！而她毫无所知；她

刚刚进入梦中，正梦入烟水江南路。

大宝殿中，张衡的足步极轻，仍旧把皇帝惊醒了；他听出是男人的

脚步，厉声喝问：“谁？”

张衡猝不及防，震于天威，不自觉地站住了脚。

“谁？”皇帝又问。

调匀了呼吸的张衡答道：“臣张衡侍疾。”

一听是张衡，皇帝想起太子的忤逆，多由东宫官属不能尽职所致，

恨不得立刻传旨处死；然而在这时候，他不能不暂且容忍。“快退出

去！”他用平静的声音提出警告：“擅入寝宫，你太不检点了！”

“臣奉太子之命，有机密要事，面奏陛下。”

“奉太子之命？”皇帝疑虑更深了，“有什么话，明天再说。”

“事机紧迫，不容耽延。必须面奏陛下，恭请宸断。”

皇帝知道了，这必是太子得到风声，深恐废立，遣张衡来求情。哼！

皇帝在心里冷笑；决定先敷衍一下。“好吧！”他说，“太子有什么话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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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说与我听，再作道理。”

于是，张衡俯首直趋御榻；抬头一看，榻后屏风，伸出一只细白如女

人样的手，仿佛悬在半空里，久久不动。

张衡定睛注视着。他无视于皇帝，而皇帝却从他眼中直看到他心

里。“宣华！”惊悸的皇帝突然狂喊。

凄厉的残响未终，那只细白的手轻轻跌落；张衡像只猎犬样直扑皇

帝，伸双手紧扼他的喉头。

皇帝挺身挣扎，其势猛烈，不像个衰病的老翁；灰白的脸，一下变成

猪肝似的紫红色；眼珠努出；喉间挤出嘟噜、嘟噜的怪声。这一切都是

张衡所从未见闻过的，他的手不由自主地发软，无法捏断皇帝的最后的

一口气。

于是，那只细白的手又出现了，紧紧地握着，有力地挥动着⋯⋯

忽然，眼前一阵大亮，闪电划过，随后是一声暴雷，震得大宝殿嗡嗡

作响。“要遭天谴了。”张衡的心在发抖，双足一软，跪在御榻前面。

他的手，自然是松开了，可是皇帝也不会再动了！

喧哗的雨声如沸腾的抗议；砰然一声，大风排闼直入，卷起重帷，摇

动烛焰，呼呼地向瘫作一团的张衡咆哮发怒。接着，禁钟初动，低沉悠

远，仿佛向天下一百九十郡、一千二百五十五县的黎庶报丧：皇帝宾天

了！

杨广徐步出现。“建平！”他叫着张衡的别号，伸手相扶，“请起

来！”

“太子！喔，不，陛下！”张衡俯伏在地上，期期艾艾地说，“臣张衡

叩贺！”

“请起来，请起来。建平！你我富贵不相忘。”

“臣不敢。臣无功足录。”

“快起来！”杨广不耐烦了，“国有大变，你还像狗样趴在地上，这算

什么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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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衡如梦初醒，想起还有许多大事要办，挣扎着站了起来；把从御

榻上摔落的漆枕放回原处，然后取一床黄罗夹被，盖没了大行皇帝的遗

体。

“‘遗诏’呢？”杨广问。

“臣已准备了，在臣身边。”张衡答。

“放到该放的地方去。”

“遵旨。”张衡把三道伪制的遗诏，放入金匮玉匣。

于是杨广在东宫召集群臣，涕泗横流地宣布大不幸的凶闻，一时抢

天呼地，莫不号啕大哭。

“请太子节哀顺变！”群臣之首的上柱国尚书左仆射越国公杨素，

收泪发言，“国不可一日无君。伏乞开读遗诏，顺天应人，即登大位。”

杨广含泪点头，跪在群臣之前。张衡肃然侧立，开启金匮玉匣，宣

读“遗诏”：

第一道：兵部尚书柳述、黄门侍郎元岩，心怀叵测，暗蓄逆谋，逮交

大理寺严讯议罪———等张衡刚读完这道“遗诏”，群臣还在惊愕之际，

东宫士卒已把柳述和元岩掩住嘴拖了出去。

第二道：庶人勇，人神所弃，赐死。

第三道：说“皇太子广”，“仁孝著闻，堪成朕志”；如果“内外群臣，

同心戮力，以此共治天下，朕虽瞑目，何所复恨？”又嘱咐：丧礼“务从节

俭，不得劳人。诸州总管刺史以下，各率其职，不须奔赴。”

“呜呼！敬之哉，无坠朕命！”张衡拉长了声调，摇头晃脑地终于念

完了他自己的得意手笔。

于是在群臣拭干眼泪，手舞足蹈的欢呼声中，杨广即位，自定年号

为“大业”。

于是，一个物欲极重，而强自矫饰的独夫富有天下，纵欲惟恐不足

的荒谬疯狂的时代开始了！

于是，一个仁人志士，自救救人的时代也开始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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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月的关洛道中，一片荒凉。在李靖看，有生气的只是他所骑的那

匹白马，马蹄敲打着坚硬的黄土地面，单调的声响，更增添了几分凄凉

寂寞的意味。举目望去，大地如死，人，人都到哪里去了呢？

“人！”李靖在心中感叹地自答：“这年头随时随地可死！”死于开运

河、营宫室的沉重的劳力压榨，死于师出无名的征高丽，死于饥馑，死于

瘟疫⋯⋯

自一早离开东都洛阳，整天水米未曾沾牙———年岁荒得连打祭的

地方都不容易找到；天色不早，今夜的宿头不知在哪里？一身衣服，被

汗湿透了又干、干了又湿，已不知几次！喉头尖辣辣的，干涩得连唾沫

都没有了。马，不住地扬一扬头，发出短促的嘶鸣；李靖知道它在向他

抗议；他亦早该有它的一份清水与饲料了！

“可怜，”他拍拍马的脖子，叹口气说，“唉，你也是生不逢辰！”

忽然，隐隐传来一阵锣声，李靖抬头看去，发现远处有一片房屋，顿

觉精神一振。“快走吧！”他对马说，“有了人家，总可以弄点吃的、喝

的！”

于是他微叩马腹，放辔头跑了下去。一进镇甸，大路北面就是一家

小店，他下马喊道：“店家、店家。”

“客人干啥？”跑出来一个面黄肌瘦的伙计，有气无力地问。

“这会干啥？住店。”他说，“先把马鞍卸下来，好好给它上料⋯⋯”

“对不起，你老！”伙计打断他的话说，“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吃的，你

再赶一阵吧，十五里外，有个大镇，那儿好得多。”

李靖大为失望。“那么，”他问，“井水总有吧？”

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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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嗯，嗯，”伙计迟疑了一会，慨然答应，“好吧！你请等一等。”

过了好半天，伙计拎来半桶混浊的井水，一只破碗。李靖先舀了一

碗，摆在那里等它沉淀，又解下皮袋灌满，然后饮了马。等那碗水稍稍

澄清，他一口气喝了下去，味如甘露，美极了。

“多谢，多谢！”他取一小块银子酬谢了伙计，牵着马慢慢往西遛了

过去。

不远，一处广场，一群人围着两个胥吏，一胖一瘦，却都是满脸凶

相。另外有一名地保，抱着面锣，愁眉苦脸地站在旁边。

李靖倒要听听官府又有什么花样，路上也好注意。于是，在一棵歪

脖子树下系好了马，站在人群后面细听。

“大家听清楚了没有？”瘦的那个胥吏，嗓门很大，“我再说一遍，皇

帝行幸江都，龙舟要人拉纤，每家出妇女一名，老的不要，丑的不要，要

十六岁以上、二十五岁以下，平头整脸的。限三天以内，到县城报到。

这是皇命差遣，谁要耽误了，可当心自己的脑袋！”

人群中响起了一片嗡嗡的声音，每个人都在小声埋怨，但眼中都流

露了深沉的怨毒。

“我家没有年轻妇女呢？”忽然有人大声发问。

“你没有长耳朵？刚才说过了，出钱也行。”

“钱也没有呢？”

“哼！你命总有吧！”

“对了！”发问的人，立即接口，大声答说，“命我有。就剩下一条命

了！”说完，狠狠地往地下吐了口唾沫。

那胖子胥吏，立刻一抖手中铁链，瞪着眼骂道：“他妈的！你这是

干什么？”

“我吐我自己的唾沫不行吗？”理直而气不壮，已大有怯意了！

“你还强嘴。”胖子粗暴地叱斥，然后拿眼去看他的同伴。

瘦的那个大概是头儿。“这家伙不要命，还不好办吗？”他阴恻恻

圆



地说了这一句，向胖子微微使了个眼色。

那两人是狼狈为奸惯了的：胖子狞笑着一甩铁链，往那人当头就

砸；瘦的更坏，伸一条腿在那人身后，等他惊呼着踉跄后退时，正好绊倒

在地上。胖子起右脚踏在他当胸，一链子下砸，立刻打晕了过去。

旁观的都是敢怒不敢言。有那年长的，陪笑讨情，让胖子一掌推个

跟斗。

血脉偾张的李靖，再也忍不住了，决心宰了这两个虎狼恶吏，悄然

拔剑，剑起数寸，发觉有一双手按在他手上。

李靖转脸去看，有个中年道士以极轻但极清晰的声音说：“匹夫之

勇，不可！”

这一下提醒了李靖，惹出麻烦来，耽误行程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他

按剑归鞘，投以服善受教的深深一瞥。

他亦不再看下去了，退身出来，解马赶路。这些惨剧，十二年来，他

看得太多，太多；最叫他忘不了的是，大业七年，为征高丽，在山东东莱

海口，建造三百艘战船，自督造的官吏至工匠、民夫，昼夜站在水中，自

腰以下，溃烂生蛆，那才真叫是伤心惨目！

“匹夫之勇，不可！”他默念着那道士的话，再一次激励自己，匹夫

之勇，妇人之仁，都无用处———动心忍性，从根本上去点他一把火，才是

正办。

忽然，一阵清脆的銮铃从身后响起，回头望去，一匹枣红小川马，驮

着那中年道士，正得得地赶了下来。

“前面那位仁兄，请等一等！”道士在马上大喊。

李靖不知他是什么路道。但料想他不致有何恶意，于是，勒住了马

等他行近，问道：“道长有话跟我说？”

“四海之内，皆是弟兄。”道士指着前面一片树林说，“咱们到那儿，

下马叙叙。”

李靖点点头，一领缰绳，往树林里跑去。等他下马，道士也到了；解

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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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马后一个朱红酒葫芦，拔开盖子，自己先喝了一大口，跟手递给李靖。

这表示酒中无毒，李靖尝了下，是上好的河东汾酒，只是这么热的

天，而且又饥又渴，喝这烈酒，不甚相宜，所以浅尝即止，把酒葫芦交还

了道士，眼光却落在系在枣红马后的干粮袋上。

道士很机灵，立刻又取下干粮袋，递了过去，同时问道：“贵姓？”

“李！”李靖从袋中取出两个馍，双手一搓，弄成碎块，先喂了马，然

后自己取了块往嘴里咬。

那道士的神情很奇怪，眯着眼，不断地打量李靖，仿佛在骡马市挑

选牲口似的。

李靖被他看得有些恼了。“道长！”他冷冷地说，“你在我身上打主

意？”

“李兄一表人才，今年二十几？”

“二十八。”他照实回答。

“二十八正走眼运。”道士伸两指指一指自己的眼睛，“就在今年、

明年，李兄要轰轰烈烈做一番大事业，一举成名，出人头地。”

原来道士在看相！李靖心想，这人的一双眼太活，行迹诡秘，说不

定有什么花样搞出来，不可不防，便笑道：“噢，但愿如道长所说的那

样。不过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，能做一番什么样子的大事业？”

那道士先不答话，闲闲地走了一圈，用他那双锐利的眼睛，看清了

林中别无他人，才走到李靖面前，压低了嗓子说：“杨广这个昏君快完

蛋了！方今天下，群雄并起，正是大丈夫成功立业之秋；我孙某相遍天

下士，像你这样的骨骼，真还少见。李兄！”他停了一下，重重说出一句

话，“你可得早走一条路噢！”

前半段话，李靖倒是完全同意。但说到相法，可就显得有些故弄玄

虚了！难道这姓孙的道士，走遍天下，免费给人看相，就是要找个骨骼

好的人来成功立业？如果没有这样的人，杨广这个昏君就可以不完蛋

么？

源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